
“我得了什么病”

霍山的情况稳定了一阵， 谁也

没想到， 随着霍山刑满释放日期的

临近， 他心里的 “怪兽” 又蠢蠢欲

动。 很久没有出现的心慌、 呕吐等

症状复发， “我出去后还会不会像

这样发病？ 发病了该怎么办？” 霍

山焦虑地询问。

霍山的病症不会是毫无来由

的， 咨询师企图找出这一团乱麻的

“起点 ”。 每次发病的共同点是什

么？ 以前有没有过类似的心理或反

应？ 经过咨询师的引导， 霍山回想

起了一次童年经历。

这件事发生在霍山父母带哥哥

外出打工那年。 虽然霍山交由祖辈

照顾， 但平时霍山大都独自一人待

在自家的房子里， 只有饭点才去爷

爷家。 那年夏季的一个雷雨天， 有

人在霍山家附近不幸被雷劈中身

亡， 13 岁的霍山目睹了他的可怖

死状。 而霍山去爷爷家时会路过死

者家， 清楚地看到棺材。 这些都在

霍山心里留下了深深的阴影。 可霍

山的父母什么都不知道， 霍山也没

有告诉其他人。 那年的雷雨季， 霍

山就一个人瑟瑟发抖地蜷缩在家

里， 被吓得大汗淋漓， 从未有过的

恐惧和孤独笼罩着霍山。

“要不是他们不带着我，我也不

会经历这些。”霍山认为自己的童年

创伤是父亲造成的， 愤怒不已。

事实真的是霍山以为的那样

吗？ 咨询师没有将自己的想法灌输

给霍山 ， 而是运用 “空椅子 ” 技

术， 让霍山与父亲进行了一场 “对

话”。 霍山对椅子上的 “父亲” 表

达了愤怒， 又尝试作为 “父亲” 对

自己解释……一场 “对话” 结束，

霍山居然理解了父亲， “其实父亲

为了我们一家很不容易， 当年出去

打工也是没办法， 现在年纪大了还

要为我操心。” 误解被化解， 愧疚

之情满溢， 霍山听从咨询师与民警

的建议 ， 写了一封道歉信寄给父

母。 这对霍山来说， 也是与自己的

和解。

与此同时， 发掘出 “病因” 的

咨询师经霍山同意， 决定采用系统

脱敏疗法缓解霍山 “发病” 时的身

体和心理感受。 通过设置不同等级

的 “雷雨、 闷热” 等情景， 让霍山

进行自我放松。 在几次训练后， 霍

山能较正确地应对这些情境了。

此外， 由于霍山自童年时期开

始对父母的误解， 让他对自己非常

没有自信 ， 又希望得到他人的认

可。 咨询师希望通过心理咨询帮霍

山调整心态， 对自己有正确认识，

减轻与他人交往中的压力 ， 卸下

“面具” ……

从 2018 年 10 月开始 ， 经过

18 次， 每次 50 分钟的咨询， 霍山

的状态明显改变， 生活及服刑表现

等方面都有长足进步。 霍山也向咨

询师表达了感谢以及想尝试自己独

立解决问题的愿望。 经测试评估，

霍山的自杀企图消失， 风险显著降

低， 精神科医生复诊后也表示， 霍

山的抑郁症状明显缓解， 可以停止

服用药物。

至此， 在继续保持关注的情况

下， 霍山的心理咨询告一段落， 他

心中的 “情绪怪兽” 重被驯服， 而

被唤醒的， 是对未来的期待和对家

人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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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0分钟倾听引导，驯服“情绪怪兽”

B3 大墙故事

□法治报记者 徐荔

人在面对自然力量、 疾病、 死亡等变故时具有脆弱的一面， 有人能走出负面情绪， 整合自我继续前行。 可是， 有些人却被 “情绪怪兽” 打败， 踟蹰不前……霍山
（化名） 曾经就是这样。

霍山是上海市宝山监狱的一名服刑人员， 2018 年， 服刑已有一段时间的他突然多次出现心慌、 头晕、 呕吐等症状， 起初以为是身体不适， 但经医生检查却无异
常。 渐渐地， 霍山发觉， 自己身体上的不适似乎与情绪有关， 自己总是焦虑、 暴躁、 疲惫、 压抑， 甚至有一了百了的极端想法。

身体不适， 有医生可以帮助治疗， 那么心理情绪抱恙， 身在监狱的霍山能得到诊治吗？ 他心中的 “情绪怪兽” 能否被重新驯服？ 宝山监狱这则入选 2020 年司法
部司法行政 （法律服务） 案例库的 “个案报告” 交出了答卷。

霍山的心中有一个 “情绪怪

兽”， 它蛰伏在内心角落， 当遭遇

打击的时候就会挣开控制 ， “吞

噬” 理智……霍山发现 “怪兽” 出

没的时候是 2018 年的夏天。 当时，

25 岁的霍山因诈骗罪在宝山监狱

服刑， 那是他被判刑的第二年了。

霍山的服刑表现平平， 但也没有过

违纪违规 ， 算是不用太操心的那

种。 可变化总是这样， 突如其来。

2018 年 7 月的一天 ， 霍山突

然感到心慌、 头晕、 呕吐并抽搐，

监狱民警即刻按照处置流程将他送

到监狱医务所治疗。 经过医生询问

和检查 ， 霍山的不适症状有所缓

解 ， 但没有找到具体 “发病 ” 原

因 。 可能是中暑了 ？ 霍山这样推

测。

然而， 在后来的两个月， 霍山

又 “病” 了好几次， 直到天气凉快

下来才好一些。 尽管如此， 霍山还

是感觉身体大不如前， 总是浑身无

力、 非常疲惫。 自己是得了什么怪

病？ 会不会哪一天突然发病没人发

现就死了？ 他还发现， 自己敏感起

来， 别人说话语气稍重一些， 他就

开始疑神疑鬼， 担心自己是不是哪

里做得不好引得别人不满或误会

了。

从未有过这种感受的霍山越来

越焦虑 ， 民警也察觉出霍山的异

样 ， 在谈话了解情况及霍山的申

请下， 2018 年 10 月， 民警带霍山

到监狱心理健康指导中心进行咨

询。

“我最近很容易累， 总觉得暴

躁 、 压抑 ， 对任何事情都没有兴

趣， 也不想和别人交流。” 霍山说，

“我很怕控制不住自己和其他人发

生冲突， 被别人认为不正常， 所以

很焦虑。 我该怎么办？” 霍山咨询

的是人际关系问题， 但拥有心理咨

询师资质的民警却感受到霍山浑身

散发出的强烈抑郁情绪。

隐约察觉问题所在的咨询师没

有立刻 “戳破”， 而是详细询问霍

山遇到的人际关系问题。 可是， 很

快霍山就表现出急切和不耐烦 ，

“感觉跟你说话很累， 只要告诉我

解决问题的方法就可以了。”

面对霍山的抗拒， 咨询师更确

信霍山想要咨询的绝不仅仅是怎么

与其他人相处的问题。 专业素养让

咨询师依然耐心地引导霍山， 不动

声色地， 咨询师与霍山聊起了他的

经历和家人。

霍山出生在安徽的一个普通农

民家庭 ， 有个大他 5 岁的哥哥 。

“我爸妈比较喜欢我哥哥， 对我不

是很关心， 后来父母打工也是带着

哥哥一起去的。” 霍山谈起自己的

家人， 隐约有一些不满的情绪。

霍山从小读书就不好， 父母外

出打工后， 和祖辈一起生活的他肆

无忌惮， 更加不把学习放在心上，

念初一时经常逃学去打游戏。 霍山

觉得父母不在乎他， 但得知儿子的

情况后， 父亲特意回家照顾他， 督

促他学习。 可是霍山的基础太差，

父亲打骂的管教方式也让他反感，

学习上一点起色也没有 。 父亲无

奈， 只能由着霍山初中毕业后跟他

们一起外出打工。

霍山年纪轻， 想法多， 他想靠

自己的能力挣很多钱， 改变父母对

他的看法。 几年里， 霍山做过很多

工作， 但每一份工作都不能满足他

对钱的渴望。 2014 年 ， 霍山和女

友来到上海， 在一家劳务中介公司

工作。

起初， 霍山干得很不错， 可是

工作中难免有挫折。 因与同事意见

不合， 且没有得到老板支持， 霍山

感觉到自己被排挤， 年轻气盛的他

愤而离职。 这次不被肯定的经历让

霍山颇受打击， 他把自己关在出租

屋里 1 个多月， 整天躺在床上什么

都不做， 也不与任何亲朋联系， 吃

喝全靠外卖胡乱打发。 直到实在没

钱点外卖了， 他才不情不愿地走出

家门开始寻找工作。

没多久 ， 霍山决定自己当老

板， 凭借之前的工作经验， 他也开

了一家劳务中介公司。 只是创业哪

有那么容易， 霍山没有与之匹配的

能力和实力， 只想快速挣钱的他走

上了诈骗的犯罪道路。

从想挣钱证明自己到为赚钱犯

罪入刑， 霍山除了后悔， 还有愧疚

和担心 ， “我的父母现在年纪大

了， 都在老家， 还帮我带着孩子。

我的女儿现在上幼儿园中班了， 也

不知道我那个哥哥会不会照顾好他

们。”

霍山的女儿是他和女友未婚生

下的， 一直由霍山的父母带在身边

照顾。 而在霍山服刑前， 就与女友

分手了， 没有再联系。 女儿是霍山

心底的最柔软处， 霍山谈到女儿的

时候 ， 咨询师敏锐捕捉到他的变

化 ： 话明显变多 ， 脸上有笑意浮

现， 但眼角却是湿润的。

察觉霍山的态度软化， 咨询师

适时表明立场， “我很想帮你解决

问题， 但前提是我必须知道你到底

遇到了什么问题。”

霍山沉默几分钟 ， 像是在挣

扎， 片刻后， 他重新开口， “您能

替我保密吗？ 这些话我从来没对其

他人说过。” 接着， 霍山说出了埋

藏在心中的秘密， “我想自杀。”

突破心理防线， 霍山索性将想

法全都倾吐了出来， 他已经在脑海

中做好了各种计划和打算， 迟迟没

有付诸行动的原因是， “我怕我走

了， 以后女儿和父母就真的没人照

顾了。” 而这也是霍山选择心理咨

询求助的真正原因。

为准确评估霍山的心理状况，

征得他同意后， 咨询师为他进行了

心理测试。 综合心理咨询和测试结

果， 咨询师评估霍山可能患有抑郁

症，且自杀风险极高，咨询师立即对

霍山进行危机干预。 在咨询和干预

的过程中， 咨询师真诚的态度早已

博得了霍山的信任， 他听从咨询师

的建议，同意将“秘密”汇报给监狱，

同时愿意接受精神科医生的诊断。

“那我们说好了， 你不能再想

着自杀的事了， 好好接受治疗， 任

何时间需要帮助都可以请监区民警

联系我。” 咨询师郑重与霍山约定。

同时， 咨询师向霍山所在的监区下

发 《心理情况提示单》， 提示监区

在教育管理中的注意事项。

当天下午， 经精神卫生中心专

家到监狱诊断， 确诊霍山为中度偏

重度抑郁症且需要服用抗抑郁药

物。 第二天， 霍山就开始服用精神

类药物， 借此控制心中的 “怪兽”。

然而 ， 霍山从民警处拿到药的时

候， 有些疑惑， 药瓶上写的明明就

是他见过的普通药物， 怎么回事？

这是咨询师的主意。 霍山最初

申请心理咨询的原因之一， 就是害

怕别人异样的眼光。 若是此时将精

神类药物大喇喇地发给霍山， 可能

会让其他服刑人员通过药物名称猜

测到霍山的病情。 为了避免霍山受

到影响， 咨询师提出了将抗抑郁药

物放入常用药物瓶子中的建议。

霍山感动于咨询师和民警的细

致， 但他依然放不下心里的包袱。

在服用药物一周后， 霍山感觉自己

心里的 “怪兽” 被牵制住了， 要求

停药， “我觉得我现在可以靠自己

的力量战胜它了。”

虽然霍山信誓旦旦， 可咨询师

知道善于隐藏自己想法的霍山一定

有其他原因 。 经过引导和心理教

育， 霍山说出了实情， “虽然药瓶

子看不出来， 但我还是觉得有人在

背后讨论我吃药的事。 而且这个药

吃了会想睡觉， 不太舒服。”

咨询师分析，不了解抑郁症，以

及对得病的羞耻感是霍山不愿再继

续服用药物的症结。 于是咨询师向

霍山讲解了抑郁症的基本症状、治

疗方法以及愈后效果等方面的知

识，让他正确认识抑郁症，缓解对患

病的羞耻感，“它就像感冒， 每个人

都可能得， 但不好好治疗可能会引

发其他严重的疾病，而且容易复发。

所以不用害怕它，也不能小看它。 ”

几次咨询后， 霍山坚持积极配

合治疗， 服用药物后的不良反应明

显减小， 自身感觉良好， 整个人的

状态有了积极的转变。

“我有一个秘密”

“我不想吃药了”

“我可以自己试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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